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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合肥4月 5日电（记者姜刚、金
剑）原本应为本地村民提供服务的村级公益
性公墓，却长期售卖高价墓、家族墓和活人
墓等，有的涉嫌违法用地，超范围销售给本
地以外的人，有的一座墓穴售价高达 32.8
万元，周边村民直言“死不起”“葬不起”。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安
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多家村级公益性公墓
涉嫌违法违规建设销售，有的甚至持续 10
年之久。对此，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坦承“也
管了”，但就是“管不住”。

　　一座公益墓卖到 32.8 万元！

“吉祥别墅”“如意别墅”随你挑

　　近日，记者来到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
夏刘寨公墓看到，该公墓依山而建，一排排
墓穴中，有的装修豪华，有的造型奇特。一
名张姓管理者说，这里提供 17 种墓穴，有
家族墓、龙凤墓、欧式墓等，价格不等，便宜
的一座 8800 元、18800 元，贵的能卖到
15.8 万元、32.8 万元。
　　高价墓在埇桥区符离镇芦村公墓（又
称凤鸣山公墓）也不鲜见。记者在该公墓走
访时，“别墅如意区”“别墅吉祥区”等标牌
随处可见。公墓李姓销售经理说，这里每座
占地约 30 平方米的家族墓已经卖完了，
现在可以买占地 9 平方米左右的墓穴，售
价近 20 万元。

　　在西二铺乡西苑陵园，一位市民说：
“这里的墓穴价格根据墓碑大小来定，有超
过 10 万元的，我家三年前买时花了 7 万
多元，朋友家去年买时打了八折。买墓地可
以找熟人，价格好商量。”
　　不少受访村民直言“死不起”。西二铺乡
二铺村一位村民说，公墓价格从 1 万多元到
20 多万元不等，不少村民买不起贵的，要么
买最便宜的，要么随便找个地方埋了。
　　据了解，公墓分为公益性公墓和经营
性公墓，公益性公墓是为农村村民提供遗
体或骨灰安葬服务的公共墓地。“夏刘寨公
墓、芦村公墓、西苑陵园均为村级公益性公
墓。”埇桥区民政局殡葬改革办公室主任陈
德刚说，这些公墓由该局于 2009 年至
2015 年批复建设。
　　据陈德刚介绍，公益性公墓价格实行
政府定价，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非营利性
原则核定。以该区一家实行政府定价的公
益 性 公 墓 为 例 ，一 座 墓 穴 价 格 一 般 在
5000 元左右，若卖到了数万元甚至二三
十万元，肯定是违背了公益性属性。
　　据埇桥区民政局统计，截至 2020 年
末，夏刘寨公墓、芦村公墓、西苑陵园已分
别安葬墓穴 2563 座、527 座和 1124 座。

涉嫌多项违法违规

　　记者从埇桥区民政局获悉，按照公益

性公墓乡镇全覆盖要求，2018 年以来，该
区所有乡镇全部实施公益性公墓项目，目
前 7 个乡镇的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竣工
并投入使用。
　　埇桥区民政局副局长朱志伦说，这些
公益性公墓不少是浙江、安徽等地社会资
本投资建设的，有的公益性公墓在服务管
理中涉嫌违法违规。
  ——— 违法用地屡禁不止。埇桥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国土监察大队负责人魏巍说，根
据《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公益性公墓投
入运行前，需要办理用地手续。但夏刘寨公
墓、芦村公墓和西苑陵园等并没有办理用地
手续，涉嫌违法使用约 200 亩土地。
　　其中，有的单位在 2011 年就被立案
查处，但因执法力度不够，一些违法行为并
未停止。
　　——— 非法销售。公益性公墓价格实行
政府定价。埇桥区发改委价格调控和收费
管理股工作人员王玉珏表示，夏刘寨公墓、
芦村公墓、西苑陵园等公墓价格并没有实
行政府定价，对外销售涉嫌违反《价格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
　　——— 超范围销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
例》规定，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不得对村民以
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然而，记者调
查发现，向外地人销售，已成为这些公墓公
开的秘密。
　　 3 月 30 日上午，记者在西苑陵园内

采访时，见到正在祭奠亲人的多位市民，他
们均表示不是当地村民。在夏刘寨公墓，张
姓管理者表示，外地人可以购买墓穴。
　　朱志伦表示，这些公墓确实存在对村民
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的行为，这是
违反相关规定的。
　　——— 超面积销售。埇桥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股长王影说，按照
相关规定，安葬骨灰的单人墓和双人合葬墓
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0.5 平方米和 0.8 平方米。
　　记者走访中看到，超面积的墓穴比比皆
是，有的超过 20 平方米。
　　——— 建家族墓、活人墓。民政部《公墓管
理暂行办法》规定，严禁在公墓内建家族、宗
族、活人坟和搞封建迷信活动。然而，记者实
地走访中看到，多家公墓存在此类行为。
　　 3 月 30 日，记者来到一家公益性公墓
时，看到有一排豪华阔气的家族墓，上面刻
有某氏家族字样。
　　陈德刚表示，公益性公墓里存在建家族
墓、活人墓的情况，这是不允许的。

公益变经营，为何管不住？

　　“我们发现相关违规行为时，也及时进
行查处、制止。”埇桥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说，但有的公益性公墓服务单位仍超范围销
售、超标准建设，人一安葬就没法处理了，总
体来说管理难度较大，缺乏硬性的处罚手
段，“我们有监管不到位的责任”。
　　“埇桥区部分公益性公墓服务单位的违
法违规行为具有典型性，是打着‘公益’的幌
子，干着‘经营’的事。”全国人大代表、安徽
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认为，对于这些
违法违规行为，主管部门“都知道”“也管
了”，但就是“管不住”，这值得深思。
　　民政部社会事务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院长吴理财认为，
村级公益性公墓违规建设、非法经营等现象
并非个案，在一些农村地区具有普遍性，严
重侵害村民的切身利益。若纵容这种行为，
将影响殡葬改革的稳步推进。
　　受访村民呼吁，政府部门要对现有的

“天价墓”进行整治，追究售卖者的责任；同
时要加强监管，防止建新的“天价墓”，让公
墓真正回归公益。
　　吴理财表示，殡葬服务涉及民政、自然资
源、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建立协同执法
监管机制，提升部门协同和综合执法能力。
　　 4 月 2 日，埇桥区委、区政府召开村
级公益性公墓违规建设违法经营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推进会，部署落实整改措施，
着 力 破 解
监管难题，
改 善 殡 葬
服务。

有的卖到二三十万元，有的占地二三十平方米
安徽宿州部分村级公益性公墓非法经营调查

　　人间四月天。当绿意在杨柳树
枝头加速蔓延，飞絮的困扰却随之
而来。
　　为什么近年来春天飞絮漫天如
此常见？扑入我们眼睛、鼻子里的飞
絮，是引发过敏的一大“元凶”吗？怎
样才能避开飞絮之扰？记者 4 月 2
日采访了有关专家。
　　“杨柳飞絮是一种再正常不过
的自然现象。”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
护区学院教授张志翔说，它是杨柳
雌株的种子和衍生物。杨柳树为传
播繁衍下一代，扩张种群的规模，每
逢春天，就“派出”白色絮状的绒毛，
携带着种子，以风为媒，漫天飞散。
　　在中国林科院林业所所长张建
国看来，漫天飞絮的背后，其实是我
国不断推进国土绿化、建设美丽中
国的步伐加快。他说，多年前北京虽
然没有飞絮满城的烦恼，却曾频频
困于扬沙浮尘，而治理的主要办法
就是大力植树。那时我国城市绿化
尚处于起步阶段，杨树和柳树凭借
着适应性强、易于繁殖成活且生长
速度快、养护成本较低、生态效益明
显等先天优势，成为北方一些地区
绿化的主力树种。近年来这些杨柳
树逐渐成熟，飞絮也有所增多。
　　但是，无论是推进国土绿化，还
是建设美丽中国，归根结底是为了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也正因此，飞絮给你我的生活带
来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漫天飞絮的季节，恰逢花粉过
敏高发时期。飞絮是否会引发过敏
呢？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治
医师崔乐认为，春天柳絮飘到皮肤
上，吸到鼻子里会很痒。但柳絮本身
不是过敏原，它引起的只是一种物
理刺激。
　　尽管如此，在飘絮高峰期，飞絮
仍然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
如，杨柳飞絮比较蓬松，遇到明火会
很快燃烧，加之其本身十分轻盈，随

风飘荡，一旦遇到火星，极易引发连环火灾。
　　再比如，杨柳飞絮随风飘荡，带着地面上的粉尘、微
生物扑到人们脸上、鼻腔，或者堆积在某个角落，给清洁、
打扫带来困难，也是一种生态污染。此外，飞絮可能遮挡
行人、车辆出行视线从而影响交通安全。
　　根据预报，目前河北南部地区已于 3 月 28 日进入杨
柳絮始飞期，中部地区始飞期预计将出现在 4 月 5 日左
右，北京和天津城区杨柳絮始飞期预计在 4 月上旬，河北
北部地区将于 4 月底出现飞絮。
　　为了减少杨柳飞絮带来的影响，目前北京等一些城
市已经重视对杨柳飞絮影响的重点区域进行治理。
　　“考虑到生态效益和成本，简单粗暴地对杨柳树雌株
一伐了之并不现实。”张建国说，目前已经在逐步推广一
些方法，尽量减少飞絮对人们生活的干扰。如在造林绿化
时多种雄株少种雌株、通过注射化学药剂抑制雌株种子
的发育和成熟、逐步淘汰衰老退化的杨柳树并优化配置
树种等。
　　他说，目前中国林科院等科研单位也在探索对杨柳
树雌株进行遗传改良，希望利用基因沉默技术和基因编
辑技术，抑制雌株种子纤维毛的发育，培育少毛或无毛的
杨柳品种。
　　此外，一些城市及时用高压水枪冲洗、疏枝，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二次飘絮”。
　　在个人防护方面，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所长王
成硕说，无论是为了疫情防控，还是预防花粉过敏、飞絮
干扰，现阶段都鼓励人们外出时佩戴口罩。一次性医用口
罩即可起到防护作用，尽量不穿易黏附飞絮材质的外衣。
　　专家建议，人们户外锻炼应尽量选择飞絮较少的时
段，比如清晨、夜晚或者雨后。外出后返回应先洗手，同时
清洗鼻腔和面部，及时清扫外衣上的飞絮。
     （记者胡璐、田晓航、林苗苗）新华社北京电

如
何
应
对
春
天
里
的
飞
絮
之
扰

　　新华社北京 4 月 5 日电（记者赵旭、倪元锦）5 日，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 2021 年
第一期北京杨柳飞絮预报。根据预报内容，北京中心城区
和南部城区将于 4 月 5 日至 8 日进入飞絮期；城区东北
部稍晚，于 4 月 7 日至 10 日开始飞絮；城区西北部将在
4 月 8 日至 11 日见到飞絮发生。
　　专家预测，北京今年杨柳飞絮第一次高发期将出
现在 4 月 10 日至 15 日，主要影响五环内城区，主要
飞絮树种为毛白杨；第二次高发期为 4 月下旬至 5 月
上旬，区域为城区和平原区，主要飞絮树种为欧美杨、
青杨、垂柳及旱柳；第三次高发期在 5 月中旬，主要区
域为山区，对城区无明显影响。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张博介绍，杨
柳树是北京的乡土树种，属于雌雄异株，飞絮来自杨柳树
的雌株。春季雌花序授粉后生成一个个小蒴果，发育成熟
后逐渐裂开，白色絮状的绒毛便携带着种子随风飞舞，借
风力传播种子，繁衍后代，形成了“杨柳飞絮”，是植物正
常的生理现象。
　　面对杨柳飞絮对部分市民生活造成的困扰，专家建
议，在外出时要做好个人防护，一次性防尘口罩、墨镜、防
护镜、纱巾等均可起到有效遮挡飞絮作用。进行户外锻炼
等室外活动尽量选择在早晨、傍晚或雨后等飞絮较轻的
时段。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注意消防安全，严禁乱扔烟头，
严禁用明火引燃飞絮引发事故。
　　据悉，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已对今年的杨柳飞絮治理工
作进行了专项布置，在目前全市 100 个杨柳飞絮观测点的
基础上，又组织专业人员分组在全市范围内巡查督导，要
求发现飞絮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部门到现场处理，最大程度
降低飞絮对市民生活和城市运行的影响。

北 京 发 布 今 年

首个杨柳飞絮预报

本报记者王迪

  自 1986 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四川广汉发
现两个坑、从中发掘出上千件约 3000 年历
史的珍贵文物以来，三星堆遗址一直是个充
满神秘感的存在。
　　造型夸张独特的青铜器和金面具，加上
至今未在遗址发现任何文字和模棱两可的传
说，让人们疑窦丛生。
　　作为中国长江上游地区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好的先秦遗址，三星堆遗址是研究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文明背景的重要物证，有助于
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今年，中国启动了三星堆遗址史上最大
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新发现的 6 个坑有望
进一步揭开这个神秘文明的面纱。
　　考古学家最关心的未解之谜有哪些？仍
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有望带来哪些线索？
为此，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三星堆“祭祀坑”
发掘学术顾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孙华以及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
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许杰，请他们分享自己最
想破解的谜团和对此次发掘的“心愿清单”。

三星堆人为何挖坑 ？

　　“根据坑里出土文物及所发现的遗迹现
象和坑里没有发现葬具及尸骨等情况我们将
其定名为‘祭祀坑’。”1986 年 7 月 31 日，当
时主持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工
作的考古学家陈显丹在发掘日记中这样写
道。从此，“祭祀坑”成为三星堆研究里被屡屡
提及的一个说法。
　　然而，三星堆的主人究竟为何挖坑，至今
考古学家莫衷一是。
　　器物掩埋的有序性让人们想到了祭祀。

“最底下是小件，中间是青铜容器和面具，最
上面是象牙，不像倒垃圾一样的，而是一个有

意的行为。”许杰还提到，人们发现三星堆
文物在被掩埋以前经过了击打和焚烧，但
可以证明焚烧没有在坑里进行。
　　而新发现的 6 个器物坑带来的证据
似乎指向了别的方向。
　　“现在看，越来越不像祭祀。祭祀怎么
会把神像放进去，还把它打坏？祭祀怎么会
埋这么多东西？还有如果是祭祀，怎么会把
房子烧了，连建筑垃圾也埋进去了？”孙华
告诉新华社记者，由于祭祀是经常性的活
动，古人一般不太会埋太多的东西，宰一头
羊、一头猪已经是很大的祭祀活动了。但三
星堆的坑很不一样，珍贵的黄金器物、象
牙、玉器，被一股脑儿埋进去，数量庞大。
　　“如果三星堆器物坑是祭祀坑的话，
三星堆人这一次祭祀就耗费了整个族群
和国家所掌握的青铜资源，使他们以后不
再能够使用青铜材质的器物从事祭祀活
动，而这种可能性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孙
华在此前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这样写道。
　　孙华期待，本次发掘工作能够在这一
问题上带来关键线索，主要是能够用来确
定坑的年代的证据。他表示，如果几个坑属
于同一年代，那么它们就是重大事件的产
物，比如迁都、动乱；反之则会支持祭祀说，
因为祭祀是连续、重复的过程。

“现场”是什么样子？

　　许杰最想解开的谜团是三星堆青铜塑
像原来是如何组合、摆放的。
　　“考古工作就像破案一样。破案什么最
重要？恢复现场的原貌最重要。”他表示，如
果能恢复青铜器最初的空间关系，不仅能
够带来美的享受，而且也能帮助获得有关
三星堆人的宗教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两位考古学家都期待此次考古发掘能
带来更多有机质的物品，认为这是还原三

星堆艺术形象全貌的重要一步。
　　“我特别关注的就是有机质的东西。”
许杰说，三星堆造像中有非常重要的木雕
艺术传统，但木头本身容易朽烂。有证据表
明，三星堆的人头像，原本应安装在木制的
身体上。
　　例如，青铜人头像，并不能直接放在平
面上，而前后两面的锐角颈部形态正与全
身大立人的衣领开口一致，证明它们当初
都安装在其他材质的身体上，最有可能就
是木质身体。另外，在许杰看来，有着夸张
的眼睛外凸形象的“纵目面具”，很可能最
初是作为一个构件、安放在高耸的建筑上。
　　 1986 年发掘一号坑和二号坑的一大
遗憾也许就是未能及时识别和保存有机质
的文物遗存。
　　“好比我们当时发现了金杖，但是杖身
还在不在？当时就没有注意。如果当时能够
仔细发掘，或许能够发现一点点残迹。”孙
华表示，即使是少量的残渣也能提供有价
值的信息，比如金杖的木质部分是什么
材质。
　　许杰说，目前正在进行的发掘工作大
大丰富了三星堆文明研究的资料，增加了
以前没有的种类，比如木器和纺织品。
　　“考古学家应该重视任何的物质遗存，
因为它背后承载了大量信息。考古的目的
就是讲述器物背后人的故事，只要能提供
任何线索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他说。

是古蜀国，还是另外一种文明？

　　三星堆遗址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消失千
年的文明，也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盆地
封闭落后的认识。
　　很多人相信，三星堆遗址就是古蜀国
的遗迹。他们指出，三星堆文物上的鱼、鸟
以及夸张的眼睛外凸形象印证了传说里对

几位古蜀王的描述。
　　但也有学者对此建议谨慎。
　　“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
着方法论上的危险。”许杰指出，后世记载
本身的可靠性存疑。那些记载并非三星堆
文明时期的文献，而是三星堆以后很久才
写的。急于把后世记载与考古发现对号入
座的做法是循环论证，在学术上是不够严
谨的。
　　许杰还表示，三星堆文明的政体为古
蜀国可以作为一种假说来考虑研究，但作
为定论就局限了重构三星堆文明原貌的
范围。
　　“在 1986 年两个器物坑发现以前，
无人能够想象三星堆文明的面貌，尤其是
匪夷所思的青铜造像，那么三星堆文明的
其他方面为什么不存在超越我们现有知识
范围的可能呢？”许杰说，“比解谜更重要的
是提出真正有深度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战国以前蜀国的历史几
乎全部来自《华阳国志》，这是三星堆遗址
往后 1000 多年、东晋时代的著作。而三星
堆遗址本身尚未发现任何文字。
　　孙华认为三星堆和古蜀国有关。“三星
堆文化和更晚的巴蜀文化，中间有一些共
通的地方，是古蜀的不同阶段，但是需要更
多的资料来证明。”
　　孙华表示，图像资料，例如人像、神
像，如果能与古蜀国的传说有更多的呼
应，也许可以用于佐证三星堆和古蜀国之
间的关系。
　　但不论结论如何，孙华强调三星堆都
为认识商周时期的西南地区提供了宝贵的
资料。“文献里只有几个字、几句话，这里的
古蜀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我们通过考古得
到的信息，相当于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晚
期成都平原的社会、国家的情况，这远远比
文献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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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才是考古学家最想破解的三星堆谜团


